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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辛德勒名单》

在有关“中国辛德勒”何凤

山（2005年为联合国所誉）的故

事里，一个 17岁犹太少年的短

暂出场，被人们牢牢记住。

1938年，奔走在维也纳街

头，他为家族寻找逃离纳粹危境

的签证。踏尽 50家领事馆，一遍

又一遍，备尝绝望的滋味。最终，

他遇上何凤山，幸运领走 20份

上海生死签证。

当历史掀开滔天巨浪，把父

母和亲人们冲到地狱的门口，这

位稚气未脱的 17岁少年，挺身

而出。他失魂落魄离开领馆大门

的悲声孤影，拿到上海生死签证

那一刻的将信将疑，以及随之而

来的欣喜若狂，都让人刻骨铭

心。

血雨腥风维也纳

伸出援手的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

艾立克出身在维也纳一个

家境富足的犹太家庭，是家中唯

一的孩子。他的父亲开着一家缝

纫、缝纫配件并供应布料给成衣

制造商的大店。

1938年，艾立克还是 17岁

的学生，生活无忧无虑，学体操、

爱运动，富于舞蹈才华。其父也

是体育爱好者，为当地体操协会

的成员，亦为马卡比犹太人体育

组织的成员。

1938年 3月 13日，纳粹德

国吞并奥地利，吞并后的第一

周，奥地利的犹太人梦魇开始。

犹太儿童被要求在他们父亲商

店的窗户上写下“Jud”，普拉特

斯特恩的犹太人被迫趴在地上

吃草，对犹太人的骚扰、羞辱、殴

打每日每夜爆发。

艾立克和父亲被奥地利警

察和纳粹冲锋队集中起来，被迫

在维也纳的十七和十八区清扫

街道。当时维也纳的犹太人超过

20万，不计其数的犹太人被迫

清扫街道，擦洗选举标语等等。

情况越来越糟，到 6 月中

旬，犹太人已经被赶出公共生活

区域，无数的犹太雇员失去了工

作，数百名犹太人自杀。一些犹

太人被纳粹逮捕送往德国的集

中营。

每隔一天，就会有反犹太人

的条款出台，犹太孩子被禁止上

学，犹太家庭被赶出他们的房

子，犹太人的护照上被盖上大大

的“J”，犹太人的生意也被侵占。

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当时

17岁的艾立克，心中只有一个

念头：求得签证。不管去哪里，必

须尽快离开欧洲。因为纳粹当局

规定，只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

证，容许犹太人离开奥地利。

糟糕的是，美国移民条件苛

刻，配额有限，而且面向奥地利

人的额度已经用完。英国限制到

巴勒斯坦的移民数量。并且，

1938年 7月 13日，32个国家在

法国里昂讨论犹太难民问题国

际会议，没有雪中送炭，反而停

止给犹太难民签证。

可想而知，冒着骚扰和殴打

的危险，穿行在纳粹横行的街头

和领事馆区，等待艾立克的签证

结局，会是什么样。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

一月又一月，一个领事馆接一

个，一扇门接一扇门地敲。跑遍

维也纳的领事馆，等待他的，都

是徒劳，所有的回答都是 NO。

在为签证奔走二个月后，

1938年 7月 19日，奇迹来了，他

走进了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

后来的艾立克回忆其情其

景：“出乎意料啊，友善的微笑，

温暖的接待。”何凤山对他这样

说：“明天来，带上你所有的护

照，我将会为每张护照盖上到上

海的签证！”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

朵，真的，我甚至不知道中国在

什么地方。”即使到了生命的最

后阶段，往事在艾立克的脑海里

依然历历在目。

家人们的护照被迅速集中

起来，第二天，即 1938年 7月 20

日，他交给了中国驻维也纳领事

馆，随即拿到了前往上海的所有

签证———20张逃离地狱的“生

死签证”。

他们获得的船票，日期是

1938年 11月 28日，从意大利出

发前往上海。但是 11月 9日，爆

发了可耻的“水晶之夜”，大量犹

太教堂被一夜烧毁，几千个犹太

人的商店被洗劫一空，3万名犹

太人被捕送往集中营。

“他们搜刮了我父亲的商

店，没收了我们的资金，拿走了

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再把我们

关进了监狱。”艾立克回忆道。

“带走我们的警察，后来看

到我们有离开奥地利的签证证

上海往事

上海，神秘的东方大都会，

对极度渴望逃离欧洲的犹太人

来说，上海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安

全天堂。

长风送航，意大利海轮一路

颠簸。远方隐隐出现这座远东城

市，漂泊茫茫大海上的逃难者无

人知晓，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什

么……

在航行了将近一个月，穿越

了半个地球后，1938 年 12月下

旬，少年艾立克及其亲人们终于

抵达上海。

“大灾难。”谈到初到上海的

情景，一位犹太难民回忆。淞沪

会战才发生在一年前，日本人对

上海的狂轰烂炸似乎犹在耳边，

无数建筑葬身火海，上海城历尽

沧桑。战争的废墟上，到处是流

离失散的难民，大片的贫民窟。

物资缺乏，卫生消毒用品也短

少。

近 2万名犹太人逃难上海。

已在上海的犹太人中，有些人的

祖上在 19世纪中叶从中东来，

他们设置免费发放食物的场所，

把难民临时安置在仓库。20世纪

20年代逃离俄罗斯反犹清洗来

到上海的犹太人，也和国际犹太

组织一起，帮助从欧洲逃难来的

的犹太移民。

艾立克一家，先是住在维克

多·沙逊拥有的河滨大楼里。

1938年以来，犹太难民接待站设

于此，数百名难民以此为临时住

所。这个难民所，由前匈牙利驻

上海领事科莫尔领导的国际难

民委员会管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铺

开，作为纳粹占领国的侨民和其

他无国籍犹太人，被日本占领者

限制在虹口隔离区，艾立克一家

住到了塘山

路一带的建

筑里。

艾立克

在科莫尔的

进出口公司

找到了一份

工作。在上

海期间，他

一直在这家

公司做进出

口生意，一

干就是将近 12年。艾立克和进

出口公司其他雇员，也为科莫尔

领导的上海国际难民委员会开

展相应的工作。

除了上述这些工作，20岁不

到但已具创业精神的艾立克与

合伙人一起，在犹太人虹口隔离

区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每天傍

晚来临，至少有 40人来此跳舞。

多少年过去，当人们提起上海往

事，这段光影依然闪烁在人们的

脑海里。

艾立克也是犹太人足球联

盟的领导成员之一。他所在的 S.

J.C 足球队曾经赢得 1943 年 5

月举行的上海犹太难民委员会

杯冠军。

“对年纪较大的移民来说，

移民生活适应比较困难，但对我

来说，充满着冒险、友情、运动等

乐趣”，艾立克说。

在隔离区，生活是困难的。

难民物质生活贫穷，住房拥挤不

堪，卫生条件差，还要面对日本

军队迫害的危险。

尽管艰难，犹太人积极开展

生意，努力经营。因为林立的咖

啡馆、商店和夜总会等，看上去

类似德国或奥地利的城市风貌，

一条热闹的街道被称为“小维也

纳”。

许多难民受过良好教育，其

中不乏知识精英，他们是医生、

律师、教师、建筑师、工程师、药

剂师、记者、编辑、演员、会计、艺

术家、音乐家……他们干所能找

到的所有工作，也逐步建立起教

堂、学校、医院、商会、剧团、乐

团、俱乐部等等，从足球到乒乓

球等运动队也纷纷涌现，数十种

杂志和报纸也在传播和扩大影

响力。

“我们没有受到歧视。受过

迫害的中国人对新来的难民感

同身受。中国人总是对我们很

好，他们爱孩子。”艾立克说。他

的许多相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

点。

战后，当 600万犹太人死于

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上海

的犹太人才知道到欧洲发生多

么恐怕的事件，他们家人的噩耗

也纷至沓来。艾立克舅妈留在奥

地利的亲戚，全部遇难，成为纳

粹魔掌下种族清洗的冤魂。

二战后，上海犹太社区的各

种限禁被取消。1948年，一部分

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一部分去美

国，还有少数人去了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

1949年上海解放前一周，在

上海生活了十多年之后，艾立克

离开了上海，乘海轮到达加拿

大，是在 1949年的夏天。他从此

在多伦多安居了下来。

追忆何凤山

来到加拿大后，艾立克很快

获得了出口经理一职。两年以

后，他向在上海时的邻居，已经

与家人一起回到以色列的尤塔

求婚。尤塔来到了多伦多，他们

一周之内结了婚。他俩生了两个

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丹尼，二

儿子罗恩，女儿佩吉。

艾立克于 1966年创立了一

家名叫 Ergo钟表公司。这家公司

进行钟表的批发销售，主要通过

认可的零售商和分销商进行。

1989年，艾立克 78岁时，相

伴近半个世纪，伉俪情深的妻子

尤塔去世。

到了 80岁，艾立克仍然每

天去公司上班。他的大儿子丹尼

负责起公司的运作，艾立克挂上

了公司名誉总裁的头衔。即使不

再负责公司实际事务，大多数清

晨，他仍然会去多伦多郊区的公

司办公室坐坐，看看报，喝着茶，

与雇员聊聊天。

婚姻幸福美满，生意成功，生

活富足，拥有三个儿女和三个孙

儿女的天伦之乐，想到这些，艾立

克常说，他所有的幸运、富足和美

好的生活，是何凤山博士带来的，

“没有何博士，就没有这一切。”

（选编自《世界华人周刊》）

明，于是他们放了我们。”

在水晶之夜，艾立克的父亲

被捕和被拘押了几天，艾立克被

德国冲锋队成员拘留在学校，在

出示了签证和船票后，两人得以

获释。

1938 年 11 月 13 日，艾立

克、父母及亲人们拿着上海签证

开始了大逃离。背着仅有的衣

服，他们乘上前往意大利的火

车，离开了十分危险的维也纳。

在意大利热那亚，他们同几百个

维也纳犹太难民一起，匆忙登上

一艘名为 Conte Biancomano的意

大利海轮。

艾立克一家

何凤山在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办公场景

1938年-1947年间，中国上海，

犹太难民举行逾越节社团宴会

□邓思杰


